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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农夫都可以承认自己不会制造原子弹，但却不是每个“专家”或每个“教授”都有勇气

承认自己对“中医之中的一部分不诚实”、对“伪科学”、对“自欺欺人的文化造假”、对

“政治文化”等等的无知。当我们这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被戴上一顶大众给予我们的学术

帽子后，我们就更没有勇气对他们说：“我不知道。”因为似乎，我们这些学人对可以装模

作样地这些领域说点什么，我们可以制造模糊不清的词汇，我们可以制造不可证伪的学说，

我们可以制造煽动民众的民族主义以此掩饰我们论证的脆弱，我们可以利用听众的心理制造

无数的“胡扯”，我们可以捧起用自己专业术语做成的“古琴”去忽悠“面前一群群的

牛”，但我们惟独没有勇气说：“我不知道！” 

这两天的晚上，我从书房里拿了一本张平教授的《天下通道精义篇》进行重复式的阅读，你每次

读都可以从中获得很多的乐趣。例如，我在这本书的第 3 章第 3 节里读到这么一句话：“教会你

的舌头说‘我不知道’，以免谎言被揭而身陷囹圄。”在张平教授对这句话的注释中，你可以读到

这样的话：“此句亦见于《塔木德.祝祷书》的第 4 页上：‘既然摩西知道，为何仍说：大约是子

夜？因为摩西觉得法老的天象师可能犯错，并由此指责摩西说谎。为此夫子（拉比）说：教会你

的舌头说‘我不知道’，以免谎言被揭而身陷囹圄。” 

（我读书总是喜欢把类似的内容联系在一起思考，这样既得趣味又更催人深思。例如，有一次我

看到自己的好友 K 的家里，看到他在私人的笔记本电脑上贴有“道德网虫之四戒”，我细细一看

觉得非常受用，那四戒分别是：（1）不读网站新闻：各种网络新闻，社会报刊之中，关于社会

黑暗面的事情，记载是最为详细的。而之中尤其是那些“又黄又暴力”的新闻，尤是描摹尽致。弘

一法师（李叔同）说：“虽无淫欲之人，常阅报纸，亦必受其熏染，此为现代世俗教育家所痛慨

者。故学律诸道侣，近已自己发心不阅报纸。”在这里也适用于此。（2）不发恶毒评论：恶言强

加于人，将自己的道德观或意识形态凌驾于他人之上肆意进行人身攻击，尤为可耻，有责任感的

人应该最忌成为那类毫无廉耻感的网虫。（3）不谈自己不知道的事：自己不知道不要乱加评

论，即使是网络也不能不懂装懂，误导他人。（4）论人都要从善意出发为首要：一件事情你可

以从好的一面看，也可以从不好的一面看，质疑当然是必要，但论人是非切忌胡乱猜疑并且以小

人心度君子腹，看事情积极的一面是对自我以及对他人的起码尊重。--当然，这第 3 点才是和我

所要叙述的文章主题有所关联的。但因为我对这 4 点印象尤为深刻，所以引在这里。） 

这句话（“教会你的舌头说‘我不知道’，以免谎言被揭而身陷囹圄。”）显然类似于孔子告诉子路

的那句名人名言：“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当然，抛开孔夫子不

讲，早这么千把年的摩西或许是早知道这个道理了。读一读《托拉》，那上面当然有这么一个细

节：上帝告诉摩西，为了让人们看到他是如何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区分开来的，他将给予埃及人

一场“盛大”的灾难，在那里，所有头生的生命都将死去。而摩西传达出去的话是这样的：“上帝

这样说，大约到子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出埃及记》11:4）。犹太教法典非常

希望搞清楚一件事情，那就是为什么摩西要在这里说‘大约到子夜’？在《塔木德.祝祷书》的 3b



到 4a 里，人们集中探讨了这个话题。（这一细节的引述是为了质疑大卫对子夜时间的不精确理

解所致，拉比们说：“连摩西都可能不清楚子夜的具体时间，何况是大卫！） 

如果一个普通朋友告诉你一句话并且希望你把话告知另一个朋友，那么当你进行传达的时候，诚

实的你一定会采取‘人家说什么我就传达什么’的策略。在这里，我们当然可以设想摩西只是照搬

上帝的话而已，那么这就意味着，上帝自己就是这个意思：‘大约到子夜’。但是，上帝不是‘普通

朋友’，上帝是不可能发出模糊不清的指令的。因此，前面的假设也就被推翻了，这就意味着：

上帝自己的意思是：‘在子夜’而不是‘大约到子夜’。与此可推演得知的是，这一切都是摩西的‘加
工’。当上帝对他说：“在子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后来，摩西告诉别人的话却是：“大
约到子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那么摩西这么说话又是为什么？ 

《塔木德.祝祷书》提供了好几种答案： 
第一个答案来自拉希的子孙，也就是托萨伏特的注解。在上面是这么记载的：“首先，上帝告诉

摩西说：在子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然后击杀那里的头生子。你可以确定他对摩西的指

令确实是一个精确的时间。但摩西本人却对上帝这个神圣的计划不是很了解，尤其是他并清楚上

帝所说的‘子夜’究竟是什么时候？所以，谦恭的摩西并不想传达一个自己并未问清楚的事情，尤

其是他本人确实对此模糊不清，他便改说成：‘大约到子夜’。 

当然，我们可以肯定拉比犹太教定然会假设上帝从不会犯错甚至是发布模糊指令的前提，因此，

这里的一切责任大概都得由摩西承担了，所以托萨伏特的注解提出了“甚至连摩西都确实不清楚

子夜的具体时间”这个答案，但是即使摩西这样神圣的人物，他也许也很可能不会犯错，所以，

我们可以发现其他的答案，在那里，人们都假定：上帝和摩西都很清楚子夜的具体时间。 

第二种答案是：上帝对摩西说：在子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如果我们引述希伯来原

文，在这里，我们发现摩西在这里传达的句子里，那个字母 Kaf 起到的作用也许并非要故意模糊

时间，而只是强调相似性而已，换句话说，在这里，摩西这么说的意思并非要表达‘大约’之意，

而是希望尽量强调并贴近上帝的指令。 

 
而第三种答案就是我们在一开始读到那样：“它见于《塔木德.祝祷书》的第 4 页上：‘既然摩西知

道，为何仍说：大约是子夜？因为摩西觉得法老的天象师可能犯错，并由此指责摩西说谎。为此

夫子（拉比）说：教会你的舌头说‘我不知道’，以免谎言被揭而身陷囹圄。”（这里的意思是：

摩西和上帝一样当然知道子夜的具体时间，但是摩西不希望因为法老那边天象师的无知而导致自

己预言的失误，以此亵渎上帝，所以摩西说成是‘大约是子夜’以确保万无一失。） 

但是，我们必须问自己：“我们为什么要学会说‘我不知道’呢？当你确实不知道一个事物的时

候，这一点不是自明的吗？”如果我问一个路过的农人：“请问，你是否知道薛定谔方程？”他很

可能就会对你说：“我不知道！”你瞧，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为什么《天下通道精义篇》和

《塔木德.祝祷书》都要反复告诉你：“请教会你的舌头说‘我不知道’！”？ 
 
现在，我明白了。上面两个相同的声音，都特别适用于我们很容易自圆其说或模糊不清的领域，



而且都特别适用于那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脑力劳动者。的确，每个农夫都可以承认自己不会制造

原子弹，但却不是每个“专家”或每个“教授”都有勇气承认自己对“中医之中的一部分不诚实”、对

“伪科学”、对“自欺欺人的文化造假”、对“政治文化”等等的无知。当我们这些接受高等教育的

人，被戴上一顶大众给予我们的学术帽子后，我们就更没有勇气对他们说：“我不知道。”因为似

乎，我们这些学人对可以装模作样地这些领域说点什么，我们可以制造模糊不清的词汇，我们可

以制造不可证伪的学说，我们可以制造煽动民众的民族主义以此掩饰我们论证的脆弱，我们可以

利用听众的心理制造无数的“胡扯”，我们可以捧起用自己专业术语做成的“古琴”去忽悠“面前一

群群的牛”，但我们惟独没有勇气说：“我不知道！” 

专家的琴一概是可以授人而且也可以拿来骗‘牛’的，因为现在这个世道的‘牛’可谓生养众多，所

以他们的惯辙和很多“非圈内人士”也是差不了多少，例如，多数‘江湖混客’甚至可以在没有琴的

时候都可以忽悠身边的‘蠢牛’，例如算命术师可以有几百套门路，将你提出的一切过去现在未来

之问题，一一答解，并且你用东方人的“混沌脑子”思来想去，绝不会找到破绽。每个成功人士都

不会告诉你‘我不知道’，而且个个是成功的口技表演艺术家。正如蒲松龄形容成功的口技少年是

“并无乐器，惟以一指捺颊际，且捺且讴；听之铿铿，与弦索无异”（《聊斋.口技》），我们这

群现代的表演艺术家，也可以如是修炼，且得道而速成，他们学到的知识一旦变成自己获取名利

的工具，那么其满腹的‘稻草’可以用来装扮成‘金缕’，而即使胸无点墨也可以拿点“进口油漆”装
点门面，路数绝对是不会少的。 
 
这真是贻害社会的毒气，当我这个貌似受过教育的人，坐在你面前，面对着你向我提出的一个个

尖锐的问题，而我却不希望你拆穿我自己的虚荣脸皮时，我的确很想用无伤大雅、虚张声势、含

糊不清的观点去应付你的追问；如果你也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你就会被我蒙蔽，而如果你是一

个诚实的孩子，或者你用你朴素的眼神看待我的虚饰时，我就会胆怯。我可以逃跑，但却惟独没

有勇气说：“我不知道！” 

这类不诚实的风气当然是应该尽早消灭，当当我们这群自以为生活在最科学时代的人，没有足够

的诚实坦言我们对待很多模糊领域的无知，那我们永远也不会进步。那些抱着不诚实态度去遵循

自己所受刻板教育的人，他们永远只能做二流的学者或评论家。而诚实的人则在依靠自己的分析

能力，在面对自然界和社会问题的“无情挑衅”后，可以坦言自己的阻力，并且他们的态度给予了

他们真正的创造力。我们希望做哪一类人，取决于我们自己。 

别忘了：“教会你的舌头说‘我不知道’，以免谎言被揭而身陷囹圄”。如果你到现在还不懂其中真

谛，迟早你头顶上掉下来的博士帽子的尖角，会一下子砸烂你的舌头。那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